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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对经典文学作品开展具有现代精神的戏曲改编
——评大型现代曲剧《鲁镇》

孔培培

以鲁迅名篇《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为主线，

将狂人、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单四嫂子等多个

文学形象熔于一剧的大型现代曲剧《鲁镇》，带着

深刻的人性洞察与批判精神，以虔诚的艺术创作

态度，重新建构和演绎了发生在鲁镇的故事。编

剧凭借该剧曾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编剧奖，近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后再次引

发了关于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思考。

鲁镇：无法挣脱的命运生
死场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作者旧历年底回到故乡

时以旁观者视角所看到的一个女仆，进而建构出的

文学形象。寡妇再嫁、克夫丧子，几经挣扎最终淹

没于命运的泥沼，这样具有戏剧张力的人物形象使

得以祥林嫂为表现内容的戏曲剧作数量众多，越

剧、评剧、豫剧、淮剧等都曾上演过《祥林嫂》，并且

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那么，如何在这个早已深

入人心的题材中再求创新，是剧作者陈涌泉在看似

已“无话可说”之境遇中“还有要说的话”。

“曾经有个镇，住着一群人，或梦或醒多混

沌，堪笑堪怜泪涔涔。”编剧笔下的鲁镇，是戏剧

发生的空间场域，更是各种人物的思想交汇地。

在鲁镇，从封建卫道士家庭中走出了革命者鲁定

平，惶恐痴癫的狂人吹响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号

角，影影绰绰的村民在观望与逃避的情绪中演绎

着鲁镇的日常……曲剧《鲁镇》在《祥林嫂》的基

础上将剧名由人名改为地名，这是戏剧视角的重

要转化，意味着从对祥林嫂个体形象刻画的创作

重心，拓展为对鲁镇人物的群像塑造。祥林嫂原

本不属于鲁镇，但在命运的推搡下两次来到鲁

镇：第一次仓皇逃婚的祥林嫂与离家求学的鲁定

平偶然相遇，慌乱之中鲁定平将她带入鲁府帮

佣。第二次当尝遍人生苦楚的祥林嫂再次回到

鲁府的时候，曾经给予她无限希望的鲁镇，此时

却变成了她无法挣脱的命运生死场。这种创作

视角的调整不止是从人物到地域的单层面更改，

而是突出了祥林嫂生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

境。在这里，祥林嫂与鲁迅笔下的人物依次相

遇，最终成为鲁镇或混沌麻木、或懵懂从众、或觉

醒抗争的众生相中的一个，从而为人物与情节的

表达开辟出了新的戏剧场域，也为祥林嫂苦难命

运的艺术展现和观众的共情体验，腾挪出更多的

戏剧与心理空间。

人物：鲁定平的虚构意义
与狂人的碎片叙事

如果说曲剧《鲁镇》集中了鲁迅小说中诸多

典型的人物形象，那么鲁四老爷之子鲁定平正是

作者有意虚构的一个关键人物。鲁定平在剧中

有三次重要的戏剧行动：剧情开场，鲁定平以“不

知中华正沦丧，虎视眈眈有列强。真想猛然击一

掌，唤醒民众振家帮！”的一段唱腔成为全剧第一

个出场的主要人物。第三场，鲁定平年假开学之

际，面对父亲鲁四老爷的叮嘱，他怀揣“革命风潮

不可挡”的理想志向愤然离乡。鲁定平的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全剧的最后一场。大雪

纷飞之中，即将被砍头示众的鲁定平高唱着“一腔

热血献华夏，唤醒沉睡梦中人！”从舞台穿梭而过，

身后留下狂人的惊叫和鲁四老爷一家的哀嚎。

对于一部基于鲁迅文学作品改编创作的戏

曲剧作而言，增设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并使之沿

着与鲁镇绝大多数人并不相同的人生理想坚定

的前进，这恰恰是《鲁镇》所要彰显的戏剧观念：

在那个漆黑一团的时代里，总有人以生命为光

束，去照亮未来的路。更具戏剧性的是，鲁定平

是鲁四老爷之子，这样的身份设定又为“这束光”

打上了出其不意的色彩和破茧成蝶的力量。

与相同题材的剧作相比，《鲁镇》在人物关系

的处理上还加入了狂人这一形象。对于狂人角

色的处理，作者提炼了他“受迫害狂”的性格特

质，运用了他关于“吃人”的标志性语言，时而将

他与戏剧情节的进展纠结一起，时而赋予他抽离

式的特定身份，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使之成为情节

之外的“第三只眼”。

细究狂人出现的场合，每每与祥林嫂的境遇

紧密关联。第一场祥林嫂逃离童养媳家，狂人协

助鲁定平救她于虎口；第二次婆家来抓人时，狂

人只能眼睁睁看着祥林嫂再一次卷入悲剧的漩

涡。之后，祥林嫂与贺老六的幸福生活即将结束

时，狂人对她发出了命运的警告；直至剧情结尾，

狂人与祥林嫂这两条若即若离的人物线，终于展

开了第一次正面对话。精神涣散的祥林嫂把困

住自己的魂灵发问抛给疯癫的狂人：“一个人死

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阎王爷会不会派小鬼

把我锯成两半分给我那两个死鬼男人？”狂人的

回答出其不意：“鬼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

人！有的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有的当面是人背后

是鬼，有的外表是人内心是鬼，有的一会是人一会

是鬼。”吃人的社会，冷漠的群众，扭曲的灵魂，逝

去的生命，这些关乎戏剧主旨的揭示都在狂人的

痴言乱语中喷涌而出。此时的鲁镇已经不再是原

著中的那个鲁镇，而是20世纪初期旧中国的空间

缩影，更是愚昧、孱弱、荒唐的人物群像缩影。

剧种：曲剧发展史上的一
次飞跃

如果说一部优秀剧目可以实现救活一个剧

种的意义，那么《鲁镇》对于曲剧的意义则在于它

凸显了一个剧种、一个院团和一群演员。

从舞台呈现来看，无论文学视角、戏剧观念

还是表现手法，曲剧《鲁镇》都充满着创新追求。

张曼君是极富思想和热情的导演，《鲁镇》这样一

个充满深度的题材给了她巨大的创作空间，她把

对人性的理解、对环境的塑造，把祥林嫂生命中

出现的光明和黑暗都用戏曲的方式尽情的表

达。她没有放任观众在对祥林嫂的同情中过分

沉浸，而是让狂人这一角色在祥林嫂的命运中不

断闪回，其意义与其说是让祥林嫂对自己的命运

产生怀疑和反思，不如说是让观众始终与这群人

以及这群人的命运保持距离。张曼君导演以“退

一进二”的理论概括自己的艺术追求，即退回戏

曲美学原点，着力在表现手段上不断前进。在

“守神拓形”的观念指导下，就连最不起眼的鲁四

太太形象，都在剧中有了新的呈现。对于这个扼

杀祥林嫂的实施者，导演一反脸谱化的形象套

路，通过彩旦行当的肢体与动作特征，把鲁四太

太塑造成带有几分喜感的人物形象，大大弱化了

她与祥林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凡此种种所带

来的理性的情感“间离”，成为《鲁镇》情感抒写的

最大亮点。

作曲方可杰深谙曲剧音乐创作规律，他从曲

剧核心旋律中拆解出该剧的主题音调，使之在曲

胡、笛子、古筝以及乐队之间流转，中西合璧的乐

队配置给宏阔的舞台景观以有力的音乐支撑。

主奏乐器曲胡音色柔和且自带悲情色彩，传统的

戏曲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精心混编，音色分层错

落，不但把控着情节的推进节奏，同时助推着观

众的情绪起伏。如开场第一幕，逃婚的祥林嫂在

追光灯下竭力奔跑，音乐用了紧打慢唱的处理手

法：“逃离婆家似箭离，一夜跑的汗淋漓”，乐队急

促的旋律推进，配合演员时快时慢的虚拟化表

演，鼓板锣钗交替出现，既为焦急慌乱的气氛营

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让祥林嫂的首次出

场具有了先声夺人的戏剧效果。

而《鲁镇》对于曲剧的最大贡献，还是将以李

晶花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演员带到了观众的面前，

让观众重新认识到河南曲剧的剧种价值和院团

演员的艺术魅力，也充分说明以戏带人、推人出

戏是地方剧种良性成长的必由路径。与此同时，

对于当下戏曲现代戏创作而言，在革命题材与现

实题材之外，对经典文学作品开展具有现代精神

的戏剧改编依然是一条值得大胆探索、不断实践

的重要路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
长、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

大IP改编剧陷入瓶颈，
问题出在哪儿？

胡笛

最近一段时间，多部网文改编影视剧一边热播

一边引发了观众不同程度的吐槽，由此透露出的风

向是，过去几年盛行的“IP+流量明星=爆款”的既定

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经过了鱼龙混杂的跟风热潮之后，网络小说的影视

化改编需要回归理性。

必须承认，相较于传统小说，网络小说的影视

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网络小说的商业性和娱乐性，

能够和影视剧娱乐消遣的功能相吻合，其类型化则

充分迎合了影视剧市场的细分化，能够满足各类观

众的特定需求。相较于传统小说复杂的叙事技巧，

网络小说的线性叙事更近似影视剧的观感，其对于

故事性的追求与影视对于戏剧冲突的追求也在某

种程度上达成一致。网络小说已有的大量读者粉

丝也成为影视剧的受众基础。作为“全球四大文化

现象”之一，它的读者遍布全球，影视剧也在国际市

场上打开局面，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因

此，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确确实实为中国影视剧的

生产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网络小说影视改编的一些弊端也日益浮

出水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资本和生产模式决定

了网络小说领域非常容易出现某一种火爆类型或

模式的跟风作品，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也会

因此陷入同质怪圈。如“三生三世”的设定和诛仙

台的设置出现以后，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在《千

古玦尘》《琉璃》《沉香如屑》等剧集中都能找到此类

设定，甚至敷衍出“十生十世”。不是说经典不能模

仿，而是在保留这些传统基础上必须有自己的突破

和创新，才能在同类型中突围出圈，这对于网络小说

和影视改编都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网络小说中的爆款IP是否一定能成为影

视剧的爆款呢？就目前已有的作品来分析，大致有

三种结果。一种是影视改编后超过原著的作品，诸

如《甄嬛传》《琅琊榜》《七月与安生》《御赐小仵作》等

等；一种是影视改编与原著各有千秋，诸如《庆余年》

《赘婿》等等；最常见的是第三种，即影视改编后不如

原著的，诸如《斗破苍穹》《武动乾坤》《诛仙》和“九州

系列”等等。成功的改编之作都有几个共性：主题明

确集中、人物立体、情节生动、场景丰富，当然还有服

化道的精细和演员演技的加持等。改编失败之作则

各有各的失败，要么主题不明三观不正、要么人物脱

离现实逻辑、要么就是情节俗套，特效技术落后等

等。

由此可见，关于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有几个

前提要素是必须考虑的。

首先，小说与影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

式，前者是基于语言文字，后者基于图像声音，两者

之间必须经过有效转化，甚至有些部分不可转化只

能改编。比如小说当中大段大段复杂的心理描写

和意识流动很难在影视中呈现，如果强行用大段的

旁白和画外音则反而容易受到诟病，毕竟影视剧有

自己的技巧和规则，镜头语言的运用至关重要。经

典的改编如《琅琊榜》小说中靖王得知梅长苏即林

殊的这一情节，小说中靖王得知真相后奔赴苏宅，

但又站在对方立场按捺住内心的激动黯然离开。

影视剧中则变为夏江与梅长苏在殿前对质，靖王才

得知真相。就影视剧而言，内心意识的流动很难展

现，不如强烈的戏剧冲突直接有效，正如麦茨所言：

“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影

片”。而镜头语言运用失误的比如当下备受诟病的

《我的人间烟火》，镜头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一种视

角，演员直视镜头有特殊含义，多代表着一种人物

独白或者一种跳出剧情面向观众的解释。在剧中

男女主人公亲昵拥抱过后，男主人公本该望向女主

人公离去的背影，这时他望向了摄影机镜头直视观

众，并且还是一个近景的特写，这种突兀的切换就

是一种镜头语言的使用错误，其后果是把男主人公

的深情注视变成一种诡异的独白或者解释意味的

镜头，无怪乎有观众产生了《消失的她》中反派主角

既视感。

其次，网络小说平台和影视剧平台具有差异

性，尤其是电视台的传播力度强、受众还有大量未

成年群体，在网络小说阅读过程中可能一闪而过的

被忽略的错误价值导向，在影视剧中会被放大，比

如《我的人间烟火》中男主人公作为消防员玩弄消

防设备、《偷偷藏不住》中选择儿童演员来演绎对成

年人的爱慕等等，在观众的放大镜中无处遁形。高

明的改编会充分考虑到媒介、政策、舆情等社会因

素的影响，对于网络小说原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保留住最精彩的故事核心。比如“穿越”情节受到

明确限制后，《庆余年》剧情开端采用的主人公写小

说的形式进入到异时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星汉灿烂》则直接将女主人公设定为在宅斗中成

长的女性，来完善人物性格。当然也因为去掉了穿

越者的后见之明和金手指，《星汉灿烂》最后一战中

女主人公迎战时就显得空有勇气没有能力。《都挺

好》中将小说中更为现实冷漠的家族矛盾改编为大

团圆结局，则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传统人伦道德的

普遍认知。

再次，影视改编的评价尺度并非以忠实于原著

为标准，影视改编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再创作。虽然

在粉丝经济时代，读者和观众的支持显得尤为重

要，尤其是电影这种上映时间有限制的更需要原著

粉丝的支持。但酒香不怕巷子深，由路人观众扭转

票房评分的情形比比皆是。美国电影学家杰 ·瓦格

纳提出小说到影视的三种形式，移植式即“直接在

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改动”，注释式

即“把一部原作拿出来以后，或者出于无心，或者出

于有意，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改动，可以把它成为

改变重点或者重新结构”，近似式即“善于表达近似

的观念和找到近似的修辞技巧，与原作有相当大的

距离”。上述三种改编形式都有过经典之作。移植

式改编比如《大江大河》与阿耐小说《大江东去》，几

乎没有大的改动。注释式改编比如《琅琊榜》，在人

物的枝节部分还是有很多修改，剧中誉王谋反加上

了母族滑族身世背景的线索，让誉王知道除了谋反

绝无继承皇位的可能，同时也让皇帝不择手段上位

而多疑猜忌的性格更具说服力。近似式改编比如

《七月与安生》，多重反转叙事对女性命运的探讨早

已超出原著三角恋情的范围。可见，影视改编的成

功并非以忠实原著为标准，而是以改编后的作品自

身的艺术效果为标准。

应该看到，中国网络小说持续不断地为影视剧

提供了丰富的母本，网络小说自身也在不断迭代更

新，一些游戏类和无限流类网络小说更是拓宽了传

统叙事学的边界，为影视提供了新的选择，网络小

说的影视改编亟待与时俱进。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影视改编也对网络小

说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不少学者发现，网

络小说写作已经出现视觉化的特征，作者有意识地

从人物动作、场面画面等方面让小说图像化，小说

语言文字的特征正被图像视觉吞噬。这是一个语

言文字到图像视觉转化的重大命题，也是未来值

得思考与关注的重要现象。正如学者赵宪章《文

学图像论》中所认为的，“当今之时代，文学和图像

的关系之复杂多变前所未有”“图像对于文学的饕

餮将愈演愈烈，因为一日三变的‘技术’就是它的

生产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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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播出过程中槽点不断且几次被“嘲”上热搜，《我的
人间烟火》收官后被40多万豆瓣网友打出3.2分，还是让人有
些意外。这个成绩在今年播出且开分的国产剧中位居倒数第
二，仅次于蒋雯丽和明道主演的《转角之恋》——那可是一部积
压了7年的旧作。

不应该啊！
论主演，说杨洋是顶流怕是没有人会反对，微博粉丝数近

6000万，超过肖战、张艺兴、王一博、任嘉伦等同年龄段的高人
气男星。庞大的粉丝底盘多方面托住了他主演的作品数据，特
别是在他最擅长的“现偶”领域，几乎没有低于7分的作品；《你
是我的荣耀》大结局超前点播时，粉丝直接把播出平台的服务器
挤瘫痪了。

论题材和类型，《我的人间烟火》沿用的是当下偶像剧顺
应观众喜好的一种创作趋势，即在感情线中加入乃至凸显职业
元素，《爱上特种兵》《你好，火焰蓝》《余生，请多指教》《你是我
的城池营垒》《向风而行》《归路》《照亮你》等，采用的都是这一
套路。剧中的男女主演或是同行，或是从事能够彼此产生交集
的职业，比如消防员/军人和医生/记者。

论文本基础，和很多爆款作品一样，《我的人间烟火》也是
一部网改剧，改编自玖月晞的网络小说《一座城，在等你》，
最初在晋江文学城连载，2017年正式出版。作为知名的网
络作家，玖月晞握有多部大热的网络小说，本身就是个网络
大IP，电影《少年的你》即改编自她的小说《少年的你，如此
美丽》。

一般来讲，有这几个因素保底，剧集只要别太离谱就不至于翻车。
而《我的人间烟火》偏偏就翻了。这或许也提醒影视行

业，国产偶像剧是时候摆脱路径依赖了。
其一是流量依赖。尽管并不直接等同于粉丝剧，但偶

像剧是以偶像化的情感主张和文化面貌来满足大众的想
象，这一点和流量明星的功能是重合的。因此，偶像剧启用
流量明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不能回避的是，很多
流量明星由于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其在表演能力上是缺
失的，需要制作方在剧本和拍摄阶段花更大的心思去取长
补短，包括考虑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剧情的合理性等。导
演高希希曾说：“不能说只要我们请来了流量明星，别的环
节都可以偷懒，只要把所有的光都打在这个明星身上就
行。”而现在的很多偶像剧，问题恰恰在于不顾角色和剧情
需要，一味地让流量明星在镜头前耍帅比美。

其二是模式依赖。“类型+”是影视剧打破固有边界的有
效方式。比如在偶像剧中加入职场戏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消解该类型的悬浮感；势均力敌、双向奔赴的爱情，也比以往
的“霸道总裁爱上我”更符合本届观众的价值观。如果看不到
这一模式的生效机制，不去认真研究剧中人所从事行业的
特点和规则，只是给偶像剧套上职业装，把职业当成爱情展
开的背景板，让职场为爱情服务，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
画蛇添足，漏洞百出。《我的人间烟火》就因为出现男主把消
防器材当做营造氛围的工具取悦女主的桥段，而引发多地
消防部门的点名批评和实名提醒。

其三是IP依赖。网络小说是偶像剧文本的重要来源，今
年已播和待播的偶像剧中，可以说几乎九成改编自网络小
说。然而网改剧不能只看到网络小说庞大的粉丝基础，更应
该认识到，很多网络小说由于体裁和生产机制的原因存在先
天不足，比如每个章节的故事讲述跌宕起伏但整体上存在自
相矛盾，过于追求人设和情感的极致化而脱离现实情境，偏爱
以形式上的剑走偏锋和内容的猎奇吸引大众等。这些都要求
在影视化过程中用格外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各种细节，进行建
设性的改编。《偷偷藏不住》之所以饱受诟病，就是因为原作中
13岁少女暗恋20岁大哥哥的情节线明显挑战伦理边界，改
编之后虽然缩短了两人的年龄差，但女主人公的性格、行为、
台词却没有做相应改动，带给观众巨大的不适感。来看《我的
人间烟火》，原作《一座城，在等你》中，男主宋焰是一个出身底
层的小混混，一门心思对女主好，属于“虽然我只有十块钱，但
是我愿意全部给你”的那种，由此合理地解释了女主的恋爱
脑，而消防员的职业设定只是为了给人物套一个酷帅的光
环。但是到了剧集里，消防员和小混混的设定冲突就来了，导
致人物产生了各种分裂，两人之间的爱情毫无说服力。

路径依赖本质上是创作上的偷懒，会拉低偶像剧的品
质。究其根本，在于偶像剧的创作者自身对于其类型价值缺
乏清醒的认知。尽管因为贩卖梦想而看上去不接地气，但偶
像剧为观众提供的情绪体验、情绪价值，以及对于生活理想化
的解决方案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其现实意义所在，也是我
们对其质量提升抱有期待的原因所在。

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千古玦尘》播出后口碑平平。


